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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地区的春天，草地上会开出色泽深浅不

一的蓝色龙胆花。这些钟形花朵仿佛小昆虫支

起的大喇叭，蹲下去听，却没有一点声音。原来

昆虫都是小胆量，有扬声器也不敢用。龙胆花肆

意地开，人随便一坐，身边就是一簇，都来不及一

一细看。紫蒲、窃蓝、群青……几种色彩将比例

换来换去，游刃有余。蓝色总归出尘，紫色有些

神秘，看上去，龙胆是远离尘世的花。但在微距

镜头中，龙胆花瓣仿佛一张张画布：深蓝的花瓣

上，是五把墨色勾勒出边线的蒲扇，浅紫的花瓣

上，墨线正勾勒一把把金钟铲。那些黑色线条精

心描出，每一笔，相似又稍有不同，仿佛一个颇具

匠心的画师，日日匍匐于草地，一朵一朵，用笔将

其装饰。

长萼龙胆、鳞叶龙胆之外似乎还有一种龙

胆，叫不出名字。种类不一的龙胆们混居一处，

各自开花，无宾主之分，无先来后到。女孩们整

日在草地上玩，采野花，尝植物根茎，唯独不采龙

胆花。不是龙胆花有毒，不敢，而是，那样小的

花，贴在地面上，连个花梗都没有，即便揪一朵，

也无处拿捏，更无法插在辫子上。不可亵玩，就

不玩了，随遇而安。龙胆开花早，草地上大部分

植物还未醒转，龙胆的蓝色小喇叭们已经在枯草

中支起，算是野花中的迎春花了。

龙胆之后，潮湿积水的草地上会开出粉色报

春花。多是天山报春，根状茎短小，花葶却高达

20 厘米，粉色的小花

聚成伞状，娉婷。天

山 报 春 是 孩 子 们 喜

欢采撷的花朵，不过

采 撷 时 需 花 费 一 些

精 力 。 天 山 报 春 多

长在沼泽地，远处看

去，沼泽地绿茵茵一

片肥厚，偶尔积一汪

亮闪闪的水，有牛羊蹄印在上面，不明真相的孩

子，一脚踩进去，“咕咚”一声，一脚泥。天山报春

外，另有一种苞芽粉报春，也是龙胆一样，贴地面

而生，开出的粉色小花不如天山报春纤秀，有些

憨实，不常见。报春之后，高山上，会有杜鹃开

出。杜鹃声势大，不是一片草地可以承载的，一

开，就是整面山坡。说龙胆、报春、杜鹃是世界三

大高山名花，不知确否。

一次，我蹲在草地上看龙胆花，被一群同样

是紫色的小花吸引。远处看时，以为是另一种蓝

色更深的龙胆花，近前，却不是，是紫花地丁。紫

花地丁我在别处见过，颜色没有如此深浓，蓝紫

的花瓣边缘渐呈白色，小鼻子小眼，还算清秀。

眼前所见，却是那种浓得化不开的蓝紫。一直不

太喜欢深紫色，还有红色。我在红色中容易见到

某种凝滞和僵硬，大约来自童年的一些不愉快记

忆。深紫让人窒息，似乎坠入深渊。深蓝加紫，

仿佛陷入一场梦，怎么挣扎都醒不来。

说起深蓝，山野中还有一种管花秦艽，同样

是龙胆科龙胆属的植物，“砰砰砰”四射的莲座丛

叶，比龙胆要壮硕一些，花朵簇生枝顶，花瓣是纯

粹的深蓝。花朵们挤在一起，深蓝就有些幽暗。

妙的是它的须根，一律向左扭结，成为一根粗壮

的圆柱状，我们叫它左扭根。

据说不卧龙宫卧山林的龙胆花语是“喜欢看

忧伤时的你”，年轻人的爱好。“一场愁梦酒醒时，

斜阳却照深深院。”我看龙胆花，看不出多少忧

伤，倒是那小小花瓣上的精致图案令人惊叹。人

若要向植物学习，除去学习它们的秩序，还应该

学习它们在美学方面的创意：没有一种想法是重

复的。

青藏高原腹地，海拔 3000 米以上的草原，达

乌里龙胆常常将花开在八九月份。这些地方，朗

晴时阳光彻照，蓝天深远，风冷硬，天气阴沉时，

长云笼罩雪山。深蓝色的达乌里龙胆大片绽放，

只将一片草原染成靛蓝色。有个下午，我在泽库

县一个居民安置点逗留，一排排新建的楼房，楼

前预留的草坪内，生长的全是草原上的荒草，披

碱草为多。高草披拂，远望一派苍苍茫茫的萧

瑟，近前，却见高草中许多小花。达乌里龙胆幽

梦般沉静，白色龙胆花仿佛是没有痕迹的时间脚

印，一种柔弱的矢车菊似的小花，细茎挑起花朵

在草丛娉婷，不知叫什么名字。那一时阳光清

亮，风呼呼刮过，楼房兀自矗立，不见人来人往，

偶尔一只猫走过，脚步轻盈，优雅矜持。

文须鸟

元月十日，午后，西风凛冽，我裹了厚棉袄，去

河畔散步。途中遇到一位专拍文须鸟的摄影爱好

者，他表示对其他鸟没有兴趣。当我追逐一只水

鹨时，他问那是什么鸟，还再三申明不喜欢，嫌它

不好看。哪种鸟好看，哪种鸟不好看，我想问一

下，天冷，嫌麻烦，没开口。在我看来，每种鸟都好

看，都萌，都有其他鸟不具有的精妙。水鹨的羽色

与麻雀差不多，灰扑扑，全身上下没一处亮丽，它

的尾巴又如白鹡鸰那般神经质地上下抖动，它很

少放声歌唱，只在滩涂沙渚上来去觅食，偶尔为领

地和食物与同类争吵，像一个已被生活磨蚀的中

年妇女。但是水鹨之外，天地间再找不出一只与

水鹨完全相同的鸟，它是这世间的独一无二。

那日天空阴沉，芦苇秆上的麻雀结成团队，

忽而东忽而西，大厦将倾一般，不知何意。那位

摄影爱好者东行西走，过一阵忽然指着芦苇丛让

我看文须鸟。等我过去，除去芦苇摇曳，哪里还

有鸟影。我自然不肯靠近一个叶公看他拍下的

照片，那一日便与文须鸟失之交臂。

然而世间眼看着错失的，又何止是一只文须鸟。

至三月，再去河畔，见到栖息的渔鸥已经离

去。已到安身立命的关键时刻，它们该去鱼群更

为密集的地方，为子孙后代筹谋。河面只剩下绿

头鸭和红头潜鸭。绿头鸭自然青梅涩涩竹马沙

沙，红头潜鸭却寥落孑孓，全是荷叶生时春恨生的

哀愁。到底是春天了，这些季候的先知终究按捺

不住兴奋，水面上因此不时传出含义明确的“嘎

嘎”声。有些绿头鸭摇摇晃晃比翼而起，绕芦苇丛

飞一圈，又落到水面，大约是小夫妻旅行结婚。河

岸边的树林中，大山雀的叫声已发生变化，再不是

夏秋冬三季的“吱吱”声。现在它们将音调提高，

音节增加，音韵袅娜婉转，该是说着山无陵、江水

为竭之类的情话。攀树干的大斑啄木鸟，也忙中

偷闲，絮语不断。

芦苇依旧冬日模样，风硬，吹过时，“瑟瑟”声

直来直去。偶尔几茎苇秆挑一些荻花在风中抖

动，更多的芦苇，东倒西歪，彼此覆盖，水葱和东方

香蒲凌乱不堪。沿芦苇丛前行，听到几声琴弦绷

断似的声音，断定鸟儿就在附近，驻足凝神，却什

么鸟都看不见。藏着掖着原不是鸟的本性，它们

只是习惯了机警。但是现在，我看见许多鸟已经

学会躲躲藏藏，仿佛它们的存在，是一件见不得天

日的事情。

离开芦苇一些距离，用望远镜细细搜索，终

于在水面纵横的芦苇秆下，见到十几只文须鸟。

看惯了麻雀长尾山雀山噪鹛乌鸦喜鹊之类浑身

的庄严凝重，现在见到色彩这般清新悦目的小

鸟，瞬间神清气爽，仿佛脚下的这方土地，再不是

山寒水瘦大地一片枯黄的青藏高原，而是已挪身

江南，周围一片莺声燕语。天虽然冷，文须鸟们

却其乐融融。这是一个群居的集体，或者是一个

家族也未可知。正是午后休憩时分，大部分文须

鸟在芦苇茎上嬉闹，一派岁月不需回首的及时行

乐样，一只雄鸟却忙着洗澡。我见它两次下水，

先洗胸部，再洗腹部和尾部。当它出浴，甩水珠，

梳理羽毛时，可以见到尾部的一道黑羽异常醒

目。它脸颊上的黑髭纹自眼部锥形下垂，仿佛一

个花脸，这加深了时光的沧桑感：“宋王爷坐江山

为君不正，谪贬俺雅志府为庶民……”然而它的

眼神表明它涉世未深，也表明它并不会因为年龄

而沉沦。那些雌鸟自然不留胡须，尾部又没黑

羽，浑身浅灰与淡黄，纯粹一枚枚小清新。

翻遍记忆，与许多其他鸟一样，文须鸟在我

的记忆中也没有一席之地。没什么可奇怪的，文

须鸟原是古北界的鸟，青海应该常见，不过文须

鸟营巢需要与芦苇有关。芦苇丛中，或者靠近水

面的芦苇下部，在那里，它们将自己隐藏起来，与

大部分的世界隔绝开，偶尔在荻花和香蒲上玩杂

技。在高原，芦苇不会随处生长，我常年生活的

高寒山地，自然见不到文须鸟。

不肯随遇而安，鸟儿虽小，却有志气。“燕雀

安知鸿鹄之志”，这一点，陈胜完全错了。

民间将文须鸟叫龙凤鸟，找不到一个人询问

其中原因。或许是因为文须鸟始终雌雄相伴，龙

凤呈祥那样。可此时，眼前这些群居一处的文须

鸟，却与龙与凤毫无关系，它们倒像古代穴居的

先民，凡俗平实。

□李万华

龙 胆（外一篇）

“卡力岗，南北东西苍穹遥，梯横野莽，阡阡

南陌，雄鹰贯长空 。”站在这高天厚土之上，我不

禁又一次低吟，又一次热泪盈眶。我的化隆，这

是一片包容的大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多民

族和谐共建，大杂居，小聚居，勇闯天下。从一穷

二白走向富裕，从自我封闭走向全面开发，脱贫

致富的“拉面经济”，是化隆回族自治县走向全面

小康的支撑之一。

德恒隆藏语意为“老虎出没的地方”，这也形

象地说明这个地方的偏远。在德恒隆山区，有个

叫卡什代的村子，是德恒隆乡最西端卡力岗山梁

上一个小山村。卡什代藏语意为“山梁上的老

虎”。山梁上，世世代代驮水的队伍在泥泞不堪

的山间小道上走走停停。豌豆入仓没几颗，青稞

归库瘪人心。穷困硬是逼出了“下山虎”。从此，

卡什代村“勇闯天下，愚公移山，敢为人先，砥砺

前行”的致富战斗打响了。

守初心，闯出一条致富路

那个冬天，卡力岗山上，飞雪狂舞。茫茫苍

苍的大地被捂得严严实实。初中毕业后当了代

课老师的马军海还不到 18岁。大雪封山，马军海

所在的列村，学校没有大门，只有几间没有窗户

的土坯房。一天，已经十点了，可只有一个学生

到校，其他孩子都堵在雪路上。看着到校孩子铁

青的小脸，冻得红肿的小手，他赶紧把孩子捂进

自己的被窝。用泥巴墁的火炉子旺了熄了好几

回，土坯房还是没有热起来。他望着远处，突然

莫名焦躁，心里按捺不住。他给唯一到学校的学

生教读了几遍课文，再也坐不住了，想着去看看

被雪堵在路上的其他孩子们。大雪茫茫，路是

雪，雪是路。

“天仙碧玉琼瑶，点点扬花，片片鹅毛”。也

许，此刻的雪景最是迷人，可是在这样的时刻，这

样的情境下，谁又会顾暇雪景？马军海接到了两

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赶紧把他们领进土坯房

想让他们烤烤火，可是泥墁的土火炉已经熄灭

了。下午，校长回来了。门一开，风雪披肩行，寒

意先袭人。校长从衣兜掏出皱皱巴巴的文件，“为

了孩子们的安全，初小这几天先停止上课。”因为

山头上另一个初小的一名学生在上学路上差点滑

下山崖。此刻，马军海的心里五味杂陈，如果山路

可以平整一些，如果学校可以有暖气，如果村民能

够富裕起来，孩子们是不是就可以少受点罪，多接

受到更好的教育？他在心里默默发誓，要离开大

山，闯出一条致富路。

2000 年 8 月，马军海从亲友那里凑了 13000

元钱，临走时奶奶让他换下了破洞的球鞋，给他

穿了一双亲手赶制的千层底黑条纹新布鞋。让

他带上了治疗气管炎的药，因为马军海从小患有

气管炎、哮喘病。看着稚嫩的孙儿要去闯天下

了，家里人百般不舍。临走时，到村口送他的男

男女女的目光刻在了马军海的心上。他知道那

是祝福也是企盼。

马军海年少却不轻狂，带着一位拉面师傅和一

名服务员第一次坐火车背井离乡前往武汉开拉面

店。到达武汉后三个人顾不上休息，开始找店面。

徒步走累了，就租自行车，饿了吃一口从家里带的

焪锅馍馍，渴了就喝免费的自来水。终于，2000年9

月 8日，他们在武汉市华中农业大学旁开了第一家

拉面店。靠自己的勤劳和热情的服务，拉面店的生

意逐渐红火，很快取得了学校师生和市民的一致好

评，这一年里，马军海获得纯利润7万元。暑期饭馆

随学校放假而关闭，马军海第一次回家。除了给乡

亲们带去他掘得第一桶金的喜悦，还有一个喜讯，

他要带几个想去闯荡的朋友们继续发展。于是他

又带了村里的十几个小伙走出了大山。

2001 年 9 月，马军海在武汉理工大学开设了

第二家拉面店，后来又相继在湖北省交通学院、湖

北省商贸学院、武汉思源 IT 学院、湖北省水利水

电学院等地开设了 8家拉面店。之后，他的拉面事

业蒸蒸日上。2010年 10月，他成功注册了湖北化

隆牛肉拉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2012 年 10 月，成

立了公司的专用食材配送中心。

“一人富了不算富，全村富起来才算富”，2012

年 12月，马军海创新了公司的经营模式，变为了公

司＋农户的形式，就是说所开设拉面店由马军海的

公司来完全投资，然后跟村里的农户签订协议，让

他们来经营，除了开支，利润平分。利用这种模式，

马军海先后带动了五十多户回族、藏族农户，大约

200人左右全部脱贫，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

“领头虎”，带领村民整村搬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担当。二十年来，马军海的初心从来没

有改变，他一直想着让穷山沟的家乡人民富起

来。

马军海赚钱后就开始回馈家乡，他以治穷先

治愚，治愚先学文化的理念先后给德恒隆中心学

校、牙曲寄宿制学校、佳加村民族寄宿制学校、培

侨小学捐款捐物 50000 多元。他是第一个走出卡

力岗山区到武汉创业的人。因为他的本事和为

人处世的态度，2015 年他被村民选举为村委会主

任。

作为化隆县的贫困村之一，卡什代村气候

高寒、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靠整村推进、改造

危旧房、修路等手段依然解决不了他们的安居

问题 ”，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由于水资源

少、耕地总量少，山区面积多、自然灾害多的“两

少两多”原因，村民们生活还是很艰难，吃饭饮

水是问题，上学是问题，就医是问题……马军海

陷入了沉思。

2015 年，马军海看到了新的希望，那就是易

地扶贫搬迁！他向县乡人民政府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提交了一份沉甸甸的申请书。2017 年，马

军海组织村“两委”班子研究并召开村民代表大

会，大家一致决定卡什代村实施整村搬迁。马

军海带着村两委班子，开始踩点，找合适的搬迁

地点。甘都、群科、牙什尕……费尽周折，可是

好地方土地价格贵。村里 70 户人家，能拿出一

万元的人家寥寥无几。马军海来到岗蓝卡，连

日来的辛苦让他精疲力尽。他站在田埂上，豌

豆结荚了，青稞的芒刺有力的伸向天空，胡麻结

的籽密密匝匝……山梁上的老鹰盘旋着，此时

的岗蓝卡的天空碧空如洗，白云悠然。马军海

突然有了想法。秋收后，村两委规划了搬迁方

案，他带领全村劳力平整土地，他们愚公移山，

推平了五座小山丘。

搬迁之前，大家都嫌日子苦，要搬迁了，可又

都不愿意搬迁。乡亲们既有对穷窝的不舍，又有

对新生活未知的恐惧。最后，还是在共产党员马

沙力海的带动下，大家按下了搬迁的红手印。可

是，村民马舍四一家迟迟不肯搬迁，他们家有两

个脑瘫病患，当时，家庭生活相当困难。贫困和

特殊的状况让他们思想非常封闭也非常固执。

马军海就一次又一次上门做工作。最后，马军海

干脆收拾好马舍四的新家，安装了太阳能热水

器，厨房里配了厨具和压面机。最后，马舍四一

家拎包入住了。从来没有过的喜悦弥漫在岗蓝

卡这个恬静的地方。

搬 了 新 家 大 家 发 现 ，跟 着 共 产 党 走 ，没 有

错。马扎麻洛曾是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之一，搬

到新家后，村里给他安排了公益岗，除了工资再

拿上各种补贴，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新

房子宽敞又明亮，院子里还种了常吃的绿色蔬菜

和果树。打开龙头清澈甘冽的自来水哗哗地流

着。两个大的孩子在群科新区当上了拉面店的

学徒，每月都有收入，手艺也学得有模有样，小儿

子在学校也很争气，再也不像祖祖辈辈那样当

“睁眼瞎”了！易地搬迁后群众解决了吃水难、上

学难、看病难等问题。卡什代村人过上了以前想

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

用真情，谱写一曲人间大爱

回首这十年，山脚下直通群科新区的路，搬

出土坯房后住进的新家，家门口就能读书的学

校，那些人、那些事都是装进马军海心里的大事

儿。

如今，站在新建的岗蓝卡向群科新区望去，

但见清清黄河蜿蜒而下。成功脱贫的卡什代人，

挪了穷窝，拔了穷根，换了活法，更是开阔了眼

界，再也不肯像之前那样守着几亩旱地过活了。

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渠道，卡什代村的党员在江

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锡北商城开了一家专营青藏

高原牦牛肉的店铺，当地人吃过后就爱上了这来

自高原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形象展示店全年仅

销售一项就超过了 40万元。打响了牌子，还解决

了销路。今年，卡什代村又成功在脑山上开垦撂

荒地 200 多公顷，种植了油菜、豌豆和燕麦等作

物。虽是旱地“望天收”，但只要一场透雨下来，也

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事 实 证 明 ，能 够 认 识 现 状 是 一 种 清 醒 ，勇

于 承 认 现 状 是 一 种 自 信 ，敢 于 改 变 现 状 是 一

种 自 强 。 马 军 海 不 忘 初 心 ，兑 现 了 当 初 的 诺

言。

2022 年，马军海积极响应化隆县委县政府号

召的“凤还巢”工程，在化隆成立了青海军海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又做起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先行者”。

——记德恒隆山头的“领头虎”马军海

□冶金莲

万变守其本 吾心持长青

在茫茫戈壁深处
闪烁着大海的光泽
你天鹅绒般的蓝
是天空最迷恋的颜色
你的金子
是给咫尺天涯的人
备下的春光

沙漠点了你的死穴
你却把沙漠
当作了避风港
酷似一弯新月
是因为有繁星为你撑腰

大天鹅飞来了
黑颈鹤飞来了
赤麻鸭飞来了
海鸥也飞来了……
黄羊、马鹿、岩羊、棕熊……
接二连三来站队

烟波浩渺的金子海
照单全收后
让湖中的芦苇
有了枕石听泉的雅兴

可鲁克湖西岸的芦苇

你从未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过抱怨
湖水的心无旁骛
盐碱的向死而生
让你有了休戚与共的意念

朔风放出刀子的时候
你举起你的剑，你的戟，你的旗帜
生命的脆弱与威武不屈
往往就在这时候见分晓

即使没有人给你通风报信
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
你也会献出存储在体内的黄金
甚至连同十一月的那一场大雪

秋风与蝴蝶

马上就要到冬天了
可蝴蝶还在留恋秋天
如果，秋风吹得再慢一点多好
蝴蝶一个夏天的努力
也不会功亏一篑

秋风摘下花朵就跑
蝴蝶怎么追，也追不上
气喘吁吁的蝴蝶啊
只好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落在一朵雪花上

然后，等雪睡着了
和秋风聊一聊
它们想要过的生活

在秋天的台阶上

秋天是大地最为得意的作品
一年举办一次全球巡回个展
在不同的色彩和意象之间
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风和雨的唱和
多半是无限放大自己的欲望
这也让一株随时会开花的百日菊
想写一封长长的信
寄给一只即将南飞的大雁

在秋天的台阶上
有些日子是轻盈的
有些日子是无法梦见
一路向西的那条搓板路

□清香

金子海
（外三首）

新村远眺。 冶金莲提供


